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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廷式是清末四大词人之一，被誉为“有清元儒”、“东洲先觉”。然而，文廷式在
兴办实业方面的贡献，学界却鲜有关注。他积极推动清政府放开对矿业的管制，并凭借抗旱
救灾积累的声望，以文氏家族为中心，组建广泰福号，采购萍煤运销汉阳铁厂。另一方面，他
支持“官商分办”，促成广泰福号的改制，推动企业发展，使之成为萍乡煤矿建矿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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萍乡煤矿作为近代十大厂矿之一，历史上有
“北有开平，南有萍乡”之美誉。但是，近代萍乡
煤炭资源的开发，不应忽视文廷式的重要作用。

有关文廷式与萍乡煤矿关系的研究，陈菲［1］、萧

育琼［2］已经作了相关的考察，他们都注意到了文
廷式对近代萍乡煤炭资源开发的作用，但对事件
的来龙去脉和其中的复杂关系把握不够。本文认
为文廷式在近代萍煤的开发中有两个贡献: 其一，

凭借与张之洞的私友和抗旱救灾中积累的声望，

为文氏家族赢得了萍煤的代理权，组建广泰福号，

成为汉阳铁厂煤焦的主要供应商。其二，在广泰
福号经营困难的关键时期，积极推动改制，实现
了“产权清晰，权责分明”的经营目标。

一、文张交谊与抗旱救灾
光绪二十一年 ( 1895 ) 四月十一日，文廷式

赏假三个月回籍修墓。［3］就在他回乡之际，江西境

内发生的罕见旱灾。［4］萍乡地区尤其严重，史称
“乙未亢旱”。地方士绅联名向江西藩台翁曾桂上
书请求赈济，文廷式沿途所见，亦深感旱灾的严
重，将江西、两湖的灾情向朝廷上奏。文廷式的
妹婿士绅彭树华等也上书向江西藩台报告灾情，

请求救济。［4］彭树华，作为地方士绅代表，他的另

一个身份是文廷式的妹婿，与文氏家族有亲缘关
系。时任江西藩台的翁曾桂从藩库下拨 2000 两赈

济萍乡，可谓杯水车薪。另外，由于知县并未到
任，在地方政府权力真空的情况下，地方士绅承
担了抗旱救灾的主要职责。文廷式又偕同士绅们
向两江总督张之洞求援，谋求官款赈粜。［3］张之洞

考虑到汉阳铁厂的需煤甚切，而萍乡境内产煤丰
富，因此，采纳了萍绅提出的 “以煤易米”的提
议。具体措施是:

拟请两省分任，各筹五万，如该绅所
禀，以六万平粜，以恤灾民; 四万采煤，

以安炭户。俟明年春涨停粜之时，由该绅
将领款就近交鄂省所派采煤委员，运煤交
江南各局应用抵价，即由江南将各局应发
煤价扣出，解还江西，一转移间款不虚

糜，民沾实惠。［5］

该方案通过 “以工代赈”的方式，解决饥民
的生存问题; 另外，以产煤为抵押，通过 “以煤
还款”抵偿采购赈济米粮的费用。于萍人而言，

既解决了饥民的生计，又解决了煤炭的销路，解
萍乡旱灾燃眉之急。

这次旱灾给萍乡境内带来了巨大的损失，“饥

民载道，苦不堪言。”［4］然而， “以煤易米”却无

意中开拓了江南市场，萍煤之名始著闻于东南行

省。［6］卷末不独江南，铁厂亦在赈灾中获利，如铁

厂委员欧阳炳荣就在赈款中借银一万两采购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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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7］应该说，文廷式与张之洞之间的私谊，一定
程度上促成了江南赈济米粮赈济萍乡。文廷式回
京后，文氏家族成员继续为救灾奔走。次年春，
文廷式同父异母的弟弟文法和向江西巡抚德寿请
求拨二万两白银接济春荒。［4］这些行动，使文氏家
族在地方社会获得了更高的声望; 另一方面，湖
广总督张之洞在赈灾中的积极行动，赢得了地方
绅民的信任，为汉阳铁厂进一步采购萍煤的减少
了阻力。对于文廷式与张之洞的私谊在抗旱救灾
的作用，时任萍乡县知县顾家评价道:

乙未萍乡大祲，张文襄调署两江，芸
阁请于文襄借官帑十万金以办赈粜，此为
历来成案所未有，非文襄之阔达，芸阁之
见重于文襄，曷克臻此。［8］

张之洞赈济萍乡真的是因为 “阔达”而自愿
为之吗? 事实并非如此。原来光绪二十一年
( 1895) 八月二日，清廷曾发布上谕: 原有局厂，
经营累岁，所费不资，办理并无大效; 亟应从速
变计，招商承办，方不致有名无实。［9］此谕一出，
首当其冲的便是亏损严重的汉阳铁厂，张氏之苦
心经营将毁于一旦。如果汉阳铁厂改归商办，汉
阳铁厂的萍煤供应与张之洞没有直接联系，他也
断不会积极运米赈济萍乡。文廷式深谙此理，为
了挽救汉阳铁厂，于九月十六日上奏朝廷请求维
持汉阳铁厂。［3］因无任何档案记载，文廷式上奏内
容不得而知。当日朝廷电寄张之洞 “闻湖北铁厂
采煤合用，火炉业已烧通，每年可出快枪七八千
枝，铁轨尤易铸造，张之洞经理此事历有年所，
著将现办情形切实复奏，如经费不足亦应确切直
陈。”［10］这一上谕无疑是朝廷在事实上承认继续维
持汉阳铁厂。这次上奏正值萍绅上书两江总督张
之洞赈灾的关键时期，这一举动有两层含义: 第
一，以朝廷名义，肯定了张之洞兴办实业的热情
和创办铁厂之功; 第二，以个人的名义，以维护
汉阳铁厂为名，配合萍绅促成张之洞赈济萍乡的
决定，在抗旱救灾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由此可
知，“以煤易米”的实现，其实是张之洞与文廷式
政治交易的结果。

二、广泰福号承办萍煤
文廷式关心矿业，早在光绪七年 ( 1881 ) 给

友人李智俦的信中就提到 “唯矿出于山，为天地
自然直利。此而不取，更将何待?”［3］甲午战败之
后，全国范围内要求开矿的呼声越来越高。光绪
二十二年 ( 1896 ) 二月初四日，文廷式向光绪帝
进呈 《请各省开矿片稿》指出: 准民集资开办，
官为保护，商力不足，酌提官款助之; 减轻矿税，
二十分而取一。［3］强调矿业的振兴，实质是发挥民
间的积极性。次日，朝廷通谕各省疆臣著广开矿
务。当月十七日，文廷式遭御史杨崇伊弹劾，被
革职，永不叙用，并驱逐回籍。［3］文廷式随即离京
南下。文廷式被贬的同时，汉阳铁厂也改官办为
官督商办。光绪二十二年 ( 1896 ) 四月十一日，
盛宣怀接任汉阳铁厂督办，郑观应任总办。［11］四
月二十七日，湖北铁政局在 《申报》发表声明，
宣布铁厂已改归商办。［4］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七
日郑观应接手铁厂进行整顿，强调采运萍乡煤焦
的重要性。［11］此前的萍煤采购，是光绪十九年
( 1893) 由张之洞委任欧阳炳荣负责。但是，由于
船户掺杂过重，难以炼焦。［12］为了获得更优质的
煤焦，铁厂需要寻找新的代理商。文廷式的加盟，
让铁厂看到了希望。五月，文廷式到达湖北，与
盛宣怀面晤，愿由其堂弟文廷钧承办萍煤的采
运。［7］文氏与盛氏之间曾有私人恩怨，光绪二十年
( 1894) 八月中旬，文廷式曾上奏朝廷，要求开去
盛宣怀关道实缺，以慎重军报。［3］更在当年的九月
二十一日，再次上奏要求查办盛宣怀转运采买兵
米之弊情。［3］即使如此，目下的主要矛盾是汉阳铁
厂煤焦的极度短缺，盛宣怀不得不与文廷式合作。
加之，文氏家族凭借在救灾累积的声望，让盛氏
明白萍煤的采购，非委托文家不可。五月初五日，
文廷钧与许寅辉一起被任命为铁政局萍乡采运委
员。［7］文廷钧回萍后，便着手由广泰福号采送萍煤
至汉阳铁厂，双方形成 “委托—代理”的关系。
至于煤焦的采购，广泰福号接受铁厂官煤局的委
托，通过炼焦的厂户向煤井窿户收购。如图 1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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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广泰福号的运作模式

这一模式运作的特征是: 官煤局只须向商号
提供采购资金，便能获得所需煤焦。具有交易成
本比较低的优点，乃理想的采购模式。广泰福号
能够承担萍煤采购任务的主要原因是其强大的实
力，如文廷钧拥有煤窿达五十余个。［7］不到一个月
时间，广泰福号便造焦炭炉五十只，以每只每天
出一吨计算，每月能出一千五百吨。［7］然而，广泰
福号的经营从一开始就并不顺利，天有不测风云，

六月份的雨季，浸坏煤窿，无法挖煤，五十余个
煤窿仅有四个幸免。［7］而且，不仅窑厂被水浸坏，

即前储备之砖坯，皆被大水尽损不堪用。［7］事实
上，如若无水浸窿，或有法能将煤窿之水抽之使
出，每月可包交油煤六千吨。［7］因此，广泰福号被
迫采用西法抽水机器抽出煤窿之水，以维持后续
生产。

三、勘矿风波
文廷式十分支持机械化采矿。早在光绪二十

二年 ( 1896 ) 五月初六日，他就想用机器开挖，

惠及梓邦。［7］盛宣怀对于机械化开采也寄予厚望，

认为如用机器起重吸水，确可大举，并叮嘱郑观
应速与芸翁商妥，即请香帅派马克斯由江西赴
萍。［7］苦于没有合适的机会，这一提议被搁置。直
到广泰福号煤窿被水浸坏，急需机器吸水，马克
斯赴萍勘矿之议，才最终确定。事实上，机械化
开采，对于提高煤炭开采效率，节约人力，具有
重要的作用。但是，文廷式恐怕并不了解萍乡土
矿的情形。萍乡的土矿开采，是完全的劳动力密
集型的产业，从 “开采———运输———销售”等各
环节吸纳了大量劳动人口就业。从人口数量来看，

萍乡县同治八年 ( 1869) 人口数为 215648 人，至
光绪二十二年 ( 1896 ) 年人口达 60 余万。［7］增长
了近 2 倍。显然，同治年间的人口数实际上只是
户口的登记数，未必确得实数。［13］文廷式对清末
萍乡人口的估计数更高，认为以吾萍一县计之，

民数已一百九十余万。［14］实际上，到 1985 年萍乡

境内 ( 不含莲花县) 人口才 128 万余人。［15］不可
否认的事实是，清末萍乡境内人口出现爆炸式增
长，直接原因正是矿业开发导致流民的大量涌入，

因此，矿业生产环节中任何一处的机械化，都会
招至民众的反对。而光绪二十二年 ( 1896 ) 七月
二十三日，《汉报》刊登了文廷式带洋矿师来萍勘
矿的消息，点燃了冲突的导火线。［11］消息传到萍
乡，舆论哗然，在本地绅民看来，勘矿实际上就
意味着机械化开采的前奏，坚决予以抵制。八月
初二日，一封化名为杞忧子的匿名信秘密投到兴
贤堂门口，信中列举“开矿七大害”，直斥文廷式
携带洋矿师来萍勘矿，是 “汉奸”行为。［11］事实
上，文廷式无论如何都难逃干系，因为陪同洋人
来萍勘矿的恽积勋，正是文廷式的学生。［7］此时恰
值萍乡、宜春两县童试在萍乡举行，众多童生齐
聚萍城，八月初十日，一份措辞强硬的揭帖被炮
制出来，强烈抗议文廷式带洋矿师来萍勘矿，认
为此举是“吸萍之髓而煎萍之膏。”［11］已有的资料
显示，文廷式与童生们有直接的利益冲突。不过
揭帖内“责怨文绅廷式，指斥不遗余力，汹汹疑
惧”。［7］显然，童生们是被利用，来宣泄对机械化
开采的不满。其中，不乏有童生本身就是开矿的
既得利益者。［7］不久，以郑汝阳为首的耆老们，也
上书招洋人来萍有“十不宜”，并对开矿的后果是
“萍邑不出十年，山谷一空，元气尽泄。”［11］这些
言论表面上看似荒诞，但其实这正是他们自身利
益的诉求。如这些耆老中本身就有煤炭开发既得
利益者，如耆老熊树恂就是通过业煤盈利，并
“得买田产新故宅，次第为诸弟妹毕婚嫁。”［13］熊
氏的个案，反映地方社会已然深度参与了煤炭开
发。人口数量的剧增，使矿业成为吸纳多余人口
就业的手段。为了消除民众对机器的恐慌，萍乡
县知县特地撰写了 《论机器不易用》一文。特别
强调“萍邑人工佣值更比各处为贱，只能用机器
以辅人力所不及。如煤井有水，吸之使出; 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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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火，泻之使息。”［7］勘矿风波在经验丰富的知
县顾家相的调解下，暂时得到了平息。洋矿师马
克斯、赖伦在恽积勋的带同下，对萍乡境内的煤
炭资源开发前景进行了评估和考察。勘矿事件的
舆论压力，给文廷式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也让他
明白牺牲劳动力就业为代价的机械化，必然遭到
反对。因此，他将广泰福号的制度变革作为努力
的方向。

四、广泰福号的改制
光绪二十二年 ( 1896 ) 六月初三日，铁厂采

办萍煤局在南门文氏祀祠内成立。广泰福号在商
煤之外，又开始承办官煤采购业务，进入官商合
办时期。六月初五日，文廷钧邀集本地各殷实厂
户开会，讨论煤炭采运的价格，厂户们要求以欧
阳炳荣时的官价为准。他们抬价的原因是从前
( 广泰福) 是商办，故可稍廉，今 ( 广泰福) 是
官办，当照前官办之价。至于运输，则外包给船
户负责，沿途煤质的稽查则由文氏族人委托司事
代办。广泰福号在湘潭、长沙、汉口等地都设有
转运机构，负责煤炭的过秤、上载以及转运，转
运机构的负责人为当地船头，经营长沙、湘潭之
间的水上贸易，如李安杰便是长沙船行之行伙。［7］

而当其船只通过湘潭转运局时，却又被视为商煤，
勒令完厘。［7］可以说，主营业务的界定不清，让广
泰福号采购、运输颇多不便。加之职能上，委员
之间的权责不清; 人事上，任人唯亲和监管不力;
以及财产关系上的公私不分，暴露了官商合办广
泰福号的弱点。具体表现在: 从组织形式来看，
广泰福号的经营具有家族企业性质。如文廷钧负
责经营，文廷式负责与官方人员的交涉，采购事
务由文氏族人把持。而其煤焦供应商实际是文、
张、钟、彭等几家控制的商井临时拼凑起来的，
虽由文家出面承包，但对其余各家并无约束
力。［16］可以说，内部组织异常涣散。所以，尽管
与汉阳铁厂签订的合同中，规定了焦炭成分、价
格、运量、日期等项，实际形同具文。［17］显然，
官商合办导致经营效率低下，迫切需要进行制度
变革，官商分办正是出路所在。

事实上，官商分办是官煤局与广泰福号制度
变革的内在出路。为此，光绪二十二年 ( 1896 )
八月二十二日，卢洪昶在拜会文廷式时趁机提出
“明分暗合”之提议，文廷式欣然表示接受，认为

这样“既不使佳煤弃置，又可免业户居奇，似极
妥协。”“明分”的目的是实现企业经营的 “产权
清晰，权责分明”; “暗合”的目的则是官商联
合，共同抵制厂户、窿户的加价，压低萍煤的收
购价格。光绪二十二年 ( 1896 ) 十月十九日双方
的合作协议才在汉阳签订，“明分暗合”的协议最
终确定，其内容如下: 这份协议文本最核心的内
容是 “暗合”，其最终目的是实现 “虽是两局，

实为一家。”［7］官商分办后，广泰福号的经营业绩
有了明显提升，如分办之前，广泰福号仅仅购置
了两处田产，承租了一处房屋和炭山。此后，广
泰福号加快了顶井设厂的进程，其中单被官煤局
归并的焦厂和煤井，计有七厂十八井，发展之迅
速可窥一斑。如下表 1:

表 1 广泰福号开办炼焦厂、煤井表
厂 井 名

地 名
炼焦厂 煤井

紫家冲 同厂、源厂 同庆、同福、同源、同茂、
同泰

王家源 王家源厂 广泰、广生、四和

太平山 大钟冲厂 平福、森盛、鸿福、全福、
德福、升福

善竹岭 善竹岭厂 同德井
张公塘 张公塘厂 三多井
双凤冲 双凤冲厂 安字井、协字井

资料来源: 《汉冶萍公司》，《湘潭去电》，光绪二十三年

十一月十七日，第 930 页。

广泰福号能够在短时间内取得这么好的业绩，
除了有资金的保证之外，更大的优势是文氏家族
在萍乡地区的巨绅地位，能够优先购得优质的矿
山，收购优质的煤炭。正如郑观应所言 “佳窿已
为萍人购尽，留给官煤局的皆不成片段。”可谓充
分发挥了家族企业制度在地方社会的优越性。然
而，过快的发展速度，让广泰福号出现了 “资本
无多，所用款项半由息借，亏折一万数千两。”的
困境以及 “欲进不能，欲罢不得”的窘迫。值得
注意的是，这一局面的出现，与广泰福号不顾自
身资本实力的限制，与官煤局展开全面竞争有关，
因篇幅限制，此不展开，但不可否认，文廷式所
提倡的“官商分办，明分暗合”的发展思路是正
确的。光绪二十三年 ( 1897 ) 九月，广泰福号已
经是款绌内停。［7］不久全部停歇，归并官局。广泰
福号经营的失败，意味着文廷式发展民营矿业实
践的结束。或许通过这次亲身经历，让他能够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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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矿业发展问题的解决，绝非如他在奏折中所
言: 放开民间资本投资和减轻矿税那么简单。光
绪二十四年 ( 1898 ) 三月，萍乡煤矿组建，拉开
了机械化采煤的大幕。［18］

五、结语
近代萍乡煤炭资源的开发，与文廷式有密切

的关系。文廷式凭借与张之洞的私谊，通过奏保
维持汉阳铁厂，促成了 “以煤易米”的实现，实
际上是政治交易的结果。文廷式及其家族赢得了
“名”，汉阳铁厂获得了 “利”，并在铁厂改官督
商办后，文氏家族无可争议地取得了萍煤采购的
代理权，组建了广泰福号。文廷式希望采用机械
化开采提高煤炭开发效率，但遭到地方绅民的反
对，使他从声望的顶峰，沦为舆论的众矢之的，
也让他明白在一个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中，以牺牲
部分人口就业，推行机械化的作法并不可行。由
于机械化努力的失败，他转而从制度上支持广泰
福号官商分办，建立 “产权清晰，责权分明”的
企业，成为安源煤矿建矿的基础。应该说文廷式
倡导的官商分办思路是正确的，只是由于广泰福
号卷入与官煤局之间的全面竞争，背负过多债务，
无法偿还，最终走向破产。即便如此，文廷式在
近代萍乡煤炭资源开发所起的作用，不应被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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